
A6 責任編輯：余小雨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2年1月18日(星期三)

孫澤玉家中還有老母親和小女兒，回家
過年是天大的事。自從妻子去世後，

他成為了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從女兒的
學雜費到家中一切都由他承擔。「雖然回
家路很辛苦，開銷也很大，但過年能和家
人在一起，甚麼都值得了！」
候鳥一樣的農民工，寒冬歸鄉春季還。

每年過年前，包括廣州、深圳、東莞等珠
三角火車站內外都聚集了大量候車回家的
外省民工。他們不管回家路途如何艱辛，
無論春運客流如何擁擠，都風雨無阻地堅
持回家。對於大部分農民工來說，過年必
須回家，因為家鄉有他們牽掛的妻兒父
母。家庭團聚，是他們在外勞
動的最大動力，讓一年的

艱辛變得更有意義。

孫澤玉的家在湖南邵陽市隆回縣灘頭鎮
石門村，算得上比較貧窮的山區。他告訴
記者，「村裡人口增加快，以前每人有7分
的農田，2008年重新分配後變成了每人4
分，靠種田收入根本養活不了全家。」為
此，村裡的大部分青年都外出打工，平時
村裡只剩老人和小孩。

月入3000  全家經濟支柱
由於村裡沒有小學，孫澤玉10歲的

女兒每天步行2.5公里路到鎮裡上學，4
年來一直如此。出於無法照顧女兒的自
責，孫澤玉從未詢問過孩子的成績情
況。「我欠她太多的照顧，如果成績
不好，肯定是我的責任。」
值得高興的是，當地出台新規定，

要求學校必須安排校車接送路遠的學
生上學放學。這對於女兒來說，每天
將少走5公里路，但對於孫澤玉來說，
卻是每月又增加了200元的開支。
從1997年起，當年未滿30歲的孫澤

玉來到廣州，跟隨老鄉工頭在建築工
地「賣力氣掙飯吃」。後來通過介紹，
來到惠州陳江鎮的一家磁鐵生產工廠上
班。現在他每月收入有2,000元左右，趕上

工廠活多的時候，每月收入能達
到3,000元，孫澤玉對這樣的收入
表示滿意。「在家種田，是不

可能掙這麼多的。」
為了能買

到回家的火車票，孫澤玉早在一個月前就
與工友制定了計劃，決定在春運車票開始
發售的第一天就全力搶票。而結果也證明
了孫澤玉的提早準備是明智的，一位上網
熟練的工友第一天就幫他訂到了直達邵陽
的車票，還是張坐票，這在孫澤玉看來簡
直不可思議。

為此，這位工友被孫澤玉稱讚「神通廣
大」，但接下來幾天這位「神通廣大」的工
友顯然失靈了，任他如何擺弄那台有成功
訂票經驗的電腦，也買不到一張車票。孫
澤玉這張珍貴的硬座車票票價116元，他抱
怨說車票漲價厲害，「去年才64塊錢」。

每年十幾天團聚 異常珍惜
除了一個破舊的行李箱，孫澤玉還帶了

一個碩大的編織袋。他告訴記者，裡面裝
㠥的是今年工廠年終抽獎的禮品，「這是
一輛自行車，摺疊的。一等獎是一台數碼
相機，我抽到的是二等獎。」但在孫澤玉
看來，這比一等獎更好，因為這將是他出
外打工以來送給女兒的最貴重禮物。雖然
回家過年要花上一筆為數不小的開支，但
對孫澤玉來說，春節期間能好好休息一
下，又能和家人在一起，就算花多些錢也
值得，「我們每年就只有這十天半個月時
間在家，我非常珍惜的。」
14年的務工生涯在孫澤玉的臉上留下了

深深的皺紋，打工的道路還在繼續，回家
的征途從未中斷。1月15日中午，記者接到
孫澤玉打來電話，他告訴記者自己凌晨6點
就到了邵陽站，午飯前已經順利到家。雖
然一夜未眠，但電話裡聽不出孫澤玉絲毫
倦意。他告訴記者，工廠初十（2月1日）
開工，因此初八就要回來。對於那部單
車，孫澤玉說：「我第一時間就安裝好
了，女兒很喜歡！」

天色漸漸泛白，蜷縮在深圳龍崗區福
永鎮永康火車售票點門口的張景太又一
次被凍醒，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了
下懷裡手機上的時間，已是凌晨5點了。
逐一叫醒工友後，張景太開始了第二天
的排隊買票日，能買到一張開往河南信
陽的車票是他熬夜多日的最終目標。
年逾40的張景太在龍崗一個工地當建

築工人，在家排行老大，弟弟妹妹也都
在廣東打工。在深圳務工6年，年年都
為一張春運火車票發愁。連續排隊2天
都沒買到回家的車票，「今年電話訂票
和網絡訂票的預售期都比售票口的多了
2天，無形中加重買票的困難。」張景
太認為，代售點的票源終究不足，他決

定直接到深圳火車站碰碰運氣。

冷夜蜷縮售票點
幸運還是眷顧了這一行人，8日早上

10點，在經歷了3個小時人龍長隊，張
景太買到了三張北上的火車票，但不是
直達信陽，而是終點到麻城的「半截
票」。他說，到信陽的票賣完了，只想
馬上離開深圳，再也不想繼續熬夜排隊
買票。「今年是第一次買半程票，雖然
不確定麻城有火車回信陽，但至少還有
大巴。寧願守在離家近的地方熬夜，也
不守在深圳了。」
同行的工友戴先生也表示贊同，在他

們看來多留一晚就要多花一天的費用。

「今年老闆業績好，比去年提早了10多
天收工。」戴先生說，自己買的這趟
「加班車兼慢車」光到麻城就要20小
時，9日晚上還要在麻城過上一夜，搭
10日凌晨的第一班3小時車才能回信
陽，到了信陽後，還要轉大巴才能回到
家中。整個過程要多折騰1整天。即便
如此，張景太還是認為「非常划算」。

中轉三趟「曲線返鄉」

「到長沙的臥鋪和硬座已經沒了，站
票還有。要嗎？」「站票？⋯⋯好吧！只
要能回家就行，要四張！」「350元。」
從售票窗口拿到四張粉紅色的K9018次
車票，向先生充滿紅血絲的眼裡終於露
出一絲喜悅，「都怪我不會網上訂票，
要不也不至於如此。但不管怎樣，能按

原計劃時間到家就行，得馬上給兒子買
個摺疊小凳子，10個小時的過夜車，全
站㠥可怎麼熬啊！」

不懂網絡訂票吃虧
向先生說，原以為網上買票應該很方

便的，可誰知連續嘗試了2天，都無法成
功購買，眼看㠥春節日子一天天臨近，
心也不由得慌亂起來。網購第3日，在弟
弟的幫助下，終於訂下了4張坐票。以為
能順利回家的向先生趕緊跑到代售點取
票，卻被告知無法查詢到訂票信息。細
問之下，向先生才知道，原來網絡訂票
還要開通網上銀行，自己卻以為網上訂
票後到現場付錢就行了。

網絡訂票的新購票方式讓向先生吃了
個大虧，買不到票的他不敢回住處，在
深圳火車站附近晃悠了一個下午後決定
通宵排隊。向先生說，自己和弟弟有沒
有座位沒有關係，只要能上車就可以
了，但想買個下鋪給妻兒。「等待售票
窗口開始售票的時候，1秒鐘都過得像1
小時。第一天排到的時候沒票，第二天
排到的時候有軟臥票，可是買不起。」
向先生說，當時自己幾乎都要絕望了。
向先生告訴記者，「在深圳打工非常

辛苦，沒幾個工人能把深圳當成家。」
前年為了能為兒子多賺點學費，幾乎整
個春節都在加班，去年沒買到票就沒有
回家，今年無論如何都要回家了。」

只求回家 不懼10小時車程站立　

中國春運南北人口大
遷徙已被戲稱為是當代
中國的一個奇特現象。
深圳行政學院譚剛認
為，這是中國當代城市
化進程中的客觀現象，
只有讓農民工在打工的
當地「市民化」，真正
融入所在的城市，被吸
收成為當地的市民，春
運大遷徙人流才會有所
減少，城市化進程才能
繼續向前推進。
譚剛表示，農民工

「市民化」因涉及到中
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分配
的問題，亦非是在短時
間能夠做到的。目前只
能不斷改進與春運相關
的配套措施，才能在短
期內取得成效，畢竟春
運返鄉是一個傳統習
慣。譬如可提高鐵路的
運營能力、實行行業錯
峰放假制度以及完善購
票技術漏洞，可增加更
多的社會團體對火車票
進行網上分銷，而不是
一家購票網站獨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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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運客流大潮中，農民工佔據了很大比
例，他們用實際行動守護㠥「過年必須回家」
這一中華傳統。在春運日均發送旅客過百萬
的廣州火車站，候車廣場上擠滿了北去的農
民工。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幾乎所有的農
民工都表示，不管再苦再累也要回家過年。
農民工是城市中收入最少的群體，但也是

最辛苦的體力勞動者。在他們看來，城市再好，也
只是打工的地方，而不是家。在城市裡，可以掙錢
可以工作，但都是為了家裡日子過得更好。春節臨
近，在千里之外，慈母嬌妻發出歸家的召喚，那裡

有溫暖，那裡才是家。在家裡可以享受
溫暖與安詳，可以休整勞累的身體與
寂寞的心靈。回家是一次「充電」，
讓農民工兄弟抵禦來年在他鄉的各種
心酸勞累。

三之一 廣東

買票捱艱辛 返鄉路漫漫

：再難也要回家廣東
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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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澤玉向記者展示他的車票。

■廣州火車站春運期間擠

滿大量返鄉農民工。

手拿報紙認真閱讀的老程

(見圖)在一眾等待進站乘車

的人群中顯得格外與眾不

同。「今年回家犧牲很大，

很無奈，但卻是必須的！」

22歲就南下打工的他如今也

40有餘了。為保湖北老家的

妻兒和父母生活無憂，他在

寶安一電子工廠打工近3年都

未曾歸家，尚未臨近年關，

老程就已決定今年無論如何都要踏上返鄉的列車，

回家團聚。

老程說，原本是打算元旦一放假就走的，工廠老

闆也同意放人，並稱不會苛扣工資和年底500元獎

金，等到真正提交請假單時，老闆又稱工廠正缺

人，如果再有幾個工人請假，整個工廠都可能停止

運行，只同意18日才能離廠，否則工錢和獎金都沒

有。

「年年春節加班，辛苦這麼長時間到頭來還是不

能早回家。原本想㠥要不就等拿到工錢再回家算

了，但往家打了個電話聽到兒子的聲音後，實在是

等不及了。」老程說，就是領不到工錢和獎金，也

要回家過年。「我太想家裡人了，我現在才覺得，

回家過年看父母和妻兒比甚麼都重要。錢花完了，

我過年後再來賺，再來認認真真的工作。以後要爭

取每年過年都能回去看望父母和老婆孩子。」

老程說，以前購票沒有實行實名制，只要願意

多出30-50元的費用就能買到一張高價票，而現

在卻是有錢也難買一張回家票。今年提前回家

也只買到一張慢車加班車車票，比平日要晚

近6小時才能到家，「不管快慢，只要能回

到家，其他的任何困難都能解決，也都不

是問題。」

思鄉心切
寧棄獎金

城市再好，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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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農民工張景太和工友排隊2日仍

未買到直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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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湖南邵陽。候車區的乘客絕大部

分是來自湖南邵陽的農民工，隨㠥

登車時間臨近，邵陽口音的交談聲

越發高亢密集。41歲的孫澤玉也幸

運地擠上了這一列車。南下廣東打

工已14年的他，不管再苦再難，每

年都堅持回家，「過年了，當然要

回家」。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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